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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清水江畔苗寨，时闻枫香。村头寨尾，最多的是枫木，最古老
的还是枫木。

枫木是苗族人心目中的圣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也是一个民族
的文化认同和族群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的祖宗从东土而来，一路倒插枫木，择适而居。来到苗山苗岭，
延续了一个族群的梦想，也书写了一个民族的情怀！

我用二十年的时间，沉淀了一个名词：“枫木情结”。
远古时期，苗族先民便在流传至今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中唱

道：“枫木是万物的始祖”。几千年后的某一天，我在黔东南锦屏县找到
了一个鲜活地、潜移默化地传承着苗族先祖图腾崇拜“枫木”的苗寨：瑶
光寨。

三板溪水库尚未兴建时，清江水一路欢歌一路奔流，从凯里到锦屏，
下沅江，入洞庭湖，汇长江。

从锦屏县城出发，乘木船逆清水江而上，不到五十公里，便来到了一
个叫“瑶光”的苗寨。瑶光寨每年都以盛大的方式，欢度一年一度的“枫树
粑节”。

在河口码头下船后，抬头望去，在万仞绝壁陡坡上依山傍岭而建的瑶
光寨，村头寨尾，井边路旁，到处都能见到参天的枫树群，整个寨子都深藏
在茂密的枫林中。可以想见，秋天时节，万山红遍时，夕阳下的瑶光寨该
是怎样的一幅绝美画面！

沿着青石板路攀援，进了瑶光寨，便听到当地人唱起了“枫木谣”：
“枫树枫，枫树落叶满地红。枫树插到后龙上，五谷丰登万年长。”
“枫木树上叶三角，鲤鱼身上穿绫罗。风调雨顺家家富，儿孙满堂代

代兴。”
在瑶光寨过枫树粑节，我们看到家家打糍粑，户户上山折枫木枝，吊

脚木楼飘出酒香，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随便走进一户农家，可见堂屋神龛
上放着两个大糍粑，粑上插枫枝，每枝分三杈，每杈插上四个红红绿绿的
小糍杷。

寨老告诉我们，三杈枫枝共 12 个小糍粑，表示一年 12 个月风调雨
顺。两枝枫枝共 24 个小糍粑，代表每年 24 个节令吉祥如意。

一支枫枝，点缀以糍粑，俨然已成寄托一个族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期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枫木情结”的延伸。

……
瑶光寨一年一度的“枫树粑节”盛典前，最神秘而庄重的一个仪式便

是祭树。
寨后那株古枫木，据说是倒插而后存活下来的。天还没亮，沐浴更衣

之后，寨老们便陆续汇集到古枫木下。
摆上糍粑，行叩拜礼。而后遥望东方故土家园，仰望生命升起的地

方。主祭人以唱代念的祭词，穿越凝重的空气，似乎可以到达很远很远的
地方……

一碗酒敬向脚下的土地，……
整个祭树仪式，寨老们都肃穆不语，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对生命起

源的敬畏和对祖宗的尊崇。
离开古枫木很远后，寨老们才开始抽烟、交谈。
天亮后，袅袅炊烟从苗寨中飘起。此后，便陆续有三两妇人挎竹篮而

来，摆上糍粑。祭毕，妇人们许愿祈福家人平安后，便把自备的红布带扎
在古枫木上。

这样的场景，延续了一整天。
一天下来，古枫木也便成了披上红布的树。
这一天，整个苗寨都在以一种庄重的方式与先辈对话。
……
我在一位名叫姜述熙的老人家中，与其挑灯长谈。
姜述熙是一位瑶光寨中有文化且对村寨历史如数家珍的老人。我所

在的文斗寨与瑶光寨一衣带水，语言文化皆同，因而我们呷着米酒，相谈
甚欢。

那枫香酒（用枫叶汁和大米酿制而成），浓烈而醇厚。
我们谈到了瑶光寨苗家人为何如此崇拜敬仰枫树。“瑶光寨为什么不

过‘杉树粑节’、‘松树粑节’，而偏要过‘枫树粑节’呢？”
老人讲述说，“瑶光寨祖先长途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时，在后龙山上倒

插一株从故土带来的枫木，并许愿：若这株枫树能存活，就在这里长期定
居，结束长期迁移的漂泊生活；如不能存活，则马上迁走。后来，这株倒插
枫树居然生根发芽活了下来，先祖们就在此定居，生息繁衍。后人为纪念
枫木，每年用枫木粑来祭奠祖先，形成了今天的‘枫树粑节’！”

谈着谈着，老人醉了，我也醉了。
夜深人静醒来，我打开随身带来的一本书《中国苗学》，书中有这样的

诠释：……对于枫木，黔东南的苗族是顶礼膜拜的。 为什么？因为枫木
树与蚩尤有关。《山海经·大荒南径》载：“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
曰‘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
木’。”书中又云：“苗族先民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起源于枫
木，人类的始祖姜央是直接由枫木所生的‘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产生
出来的。”

“其实，瑶光寨苗家人只是继承和发展了苗族人民的枫木图腾而
已”。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二天清晨，我走出姜述熙老人家，在一棵古枫木树下，看见一只只
蝴蝶从枫木树飞出，舞动着美丽的身影……

蝴蝶的家，是不是就在这枫木树上？
……
我在“枫树粑节”中注意到一个文化现象。
几位衣着与清水江流域苗族服饰不同的苗族姑娘在节庆盛典中翩翩起

舞。一问，方才知道是来自榕江小丹江畔的一个叫“岑最”的苗寨的姑娘。
原来，在瑶光寨现居族群中，有一支后来又转迁徙到岑最苗寨，直到

二十世纪末，方才联系上。这些来自岑最苗寨的姑娘，即是应邀前来共庆
“枫树粑节”的。

后来，我专程到岑最苗寨作过田野文化调查。这一迁徙历史得到了
当地寨老的认同。

岑最苗寨部分人家与瑶光苗寨虽然同系一支，但语言、服饰、习俗却
已有殊异，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但在“枫木情结”上，两寨却有着共同
的认同。

在岑最苗寨“姜家大哥”家喝着醇香的米酒，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是瑶
光苗寨“枫树粑节”上翩翩起舞的岑最姑娘……

“开枝散叶”，是枫木文化，也是“枫木情结”的美丽史话。
又一个深秋时节，正是瑶光苗寨枫叶火红的时候，我在图书馆读到苗

族《古枫歌》，歌词古朴而直白，诠释了一个族群对枫木的情结。
“远古那时候，山坡光秃秃，只有一根树，生在天角角，洪水淹不到，野

火烧不着。那是什么树？那是白枫木。”
“枫木在天家，枝桠满天涯，结出千样种，开出百样花。各色花相映，

天边飞彩霞，千样百样种，挂满树枝桠。”
枫木，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种，只要具备生存条件，即便倒插也能

存活。
瑶光寨《古枫歌》、一年一度的“枫树粑节”，既是一种“认祖归宗”，也

是一种文化认同，以及传承和延续。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最终在枫树倒插能存活的村寨落脚，繁衍了族

群的梦想。十几代、几十代人后，东方故土的印象逐渐模糊了、远去了。
在没有、或者失去文字的传承后，碎片似的族群记忆，在米酒的烧灼下，在
歌舞的陶醉中，淡去了，老去了。

因而，瑶光寨鲜活的“枫木情结”，已经成其为一种今天难得一见的族
群迁徙文化。

“枫木情结”，是一种图腾，也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苗族人
从不放弃的族群精神的集中体现。

挥之不去的苗族“枫木情结”
—— 瑶光苗族节庆图腾漫谈

○ 姜秀波

冬日的午后，来到岑巩县思旸镇盘
街村，青山流水人家入画图。一条宽阔
的水泥大道，在深山密林的溪岸边，随车
身起伏；一个个村落人家掩映其中，堪称
人间藏秀。

山中人山中事，何等光景？随着
2020 年全国文明村镇的发布，盘街村作
为岑巩县第一个获得者，被全县广大人
民群众所惦记。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乡
风文明始终是一条文明主线。

这个地方弘扬慈孝文化、乡贤文化，率
先打造全国文明村寨示范点，坚持古为今
用，守正创新，运用道德和文化的力量“以文
化人”、“以德治村”，推动乡村大发展。
“夫妻二人”都是孝老爱亲“好媳妇”

走进高家院组，来到黄家清和刘兰
香夫妇家，一抹靓丽的暖色扑面而来。
漂亮的木楼房半包围一座硬化过的庭
院，摆几把椅子，略种花草，有暗香浮动。

后来得知，黄家清和刘兰香是青梅
煮酒，结义夫妻。黄家清也是盘街村黄
家寨人，与刘兰香家相距不到一公里。
刘兰香三姊妹，家中无兄无弟又最小，受
父母宠爱。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背对青山，
脚趟溪水，面朝刘兰香家老屋，约定了终
生。刘兰香说，“长大了我娶你”；黄家清
腼腆地说，“我做世上最好的老婆”。

一对美好姻缘，开启了别致人生。结
婚十余年，夫妻二人，赢得“好媳妇”声名。

黄家清和刘兰香夫妇，与父亲美满
过日子。随后生下一双儿女，交由父亲
刘文清在家看护。夫妻二人结伴出行，
月收入过万元，为父亲提供丰厚的生活
开支。

每逢父亲生日或过春节，夫妻二人

必定返家团员，一家人和和美美。
2020 年 5 月，父亲刘文清突然一场

病痛，被寨邻送往医院。黄家清夫妻接
到消息，从新疆务工地点连夜乘机辗转
赶回家中，照顾身患重病的父亲。

一向被父亲刘文清视为掌上明珠的
刘兰香，无论怎么做总是遭受父亲嫌
弃。刘兰香说，至从父亲生病住院以来，
爸爸觉得自己瘫痪了，他的性情才变得
古怪的。

“从生病住院到死去，爸爸总是口无
遮拦，天天骂我短命崽。”刘兰香说，“也
许是人之将死，回光返照，说话也不那么
友善，可能把我当成儿媳妇了。”

昔日的“千金大小姐”，在刘兰香身
上荡然无成。她默默地流泪，默默地守在
爸爸的身边，时时刻刻为他按摩捶背，换
尿布擦身子，端茶送水，买他最喜欢吃的。

“每当我做这些的时候，爸爸总是
说，乖女儿，你真孝顺。”黄家清秀气的脸
庞，俊俏的嘴唇，才慢慢地吐出一句话，

“爸爸爱说，我不想拖累你们，我死了也
心满意足。”

“六七个月，两个人轮流守护，困了
倦了就睡在床前。”盘街村的邻居们都这
样夸奖这对小夫妻，“久病床前无孝子，
他们夫妻不分白天黑夜的看护，我们没
见过。”

“爸爸去世不到一个月，是我们亏欠
他太多了。”刘兰香夫妻说，“前几天，我
们村举办186个70岁老人，同吃长寿宴，
我们夫妻还被村委会评为‘好媳妇’呢。”

“好公婆”养出天真烂漫“好闺女”
来到盘街村冷水溪组，一栋栋木楼

和小洋房，错落有致地往上攀爬。站在
好公婆边孙财夫妻的庭院中一看，阡陌
交通户户水泥路，人们生活在传统与现

代中。
一幅新农村的画卷，一张张幸福的

笑脸，有一股文明的乡风迎面而来。
边孙财夫妻快 80 岁了，身体依然硬

朗，精神矍铄，一年种植 60 多担稻谷。
他说我也没做什么，除了给两个儿子养
两头肥猪过年，在家也是闲着呢。

边孙财大儿子在贵阳工作，小儿子
在外务工，月收入超过 8000 元。家里只
有他们夫妻和小儿媳朱尚碧及两个孙
子，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快乐地生活着。

火坑里的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地响，
满坑的腊肉很香。火坑边围坐一圈人都
不太说话，为活跃气氛，盘街村支部书记
边兴鹏说，“没得好公婆怎么留得住好媳
妇呢？”

坐在对面，边孙财的小儿媳朱尚碧，
瞬间面红耳赤，用手护着轻微的笑声。
大家的目光都对着朱尚碧，“好公婆好不
好，是你说了才算得，我们都听你的”。

朱尚碧身边坐着婆婆，她像闺女一
样向婆婆依偎过去，在向妈妈求救。婆
婆轻轻提示，“你每天在做什么，朋友来了
你又在做什么，跟大家说说就可以了嘛”。

“我在镇上送学生，每天开车去来，
妈妈都煮好饭。”小儿媳朱尚碧腼腆地
说，“如果有同学来我家玩，我只管陪她
们快乐，爸爸妈妈煮好饭我们大家吃”。

边孙财的妻子说：“她们结婚 14 年
了，我们从没办过嘴，像我们闺女一样。”

走出边孙财老人的家，我们一行人
看到了传统文化中慈孝文化的光芒。在
这个山村中，他们守正创新的文明乡风，
将千年来婆媳关系搞不好，融合发展为
子女文化。

农耕文明悠久绵长，人民以村庄为
空间载体，以家训和村规民约破除迷信、

婚姻自由，实现殡葬改革等一系列移风
易俗的政策，乡村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一对“好公婆”，怪不得连续被村
委会，三次颁发为年度“好公婆”奖勒！

村规民约一张蓝图绘到底
盘街村在思旸镇 20 公里处，全村 11

个村民小组，568 户 2463 人。这里民风
古朴，环境优美，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乡村振兴蓬勃发展，能找到乡愁的新
画卷。

打开发黄的书页，《村规民约》中写
有“弘扬尊师重教、敬老爱老传统美德，
弘扬互帮互助、文明节俭传统乡风，弘扬
诚实守信、提倡婚姻自由……”

“这个村规民约是13年前，由村里寨
老和群众拟定。”村支部书记边兴鹏说，

“这之前，都是寨老们口口相传，它也是
这份村规民约里最为核心的内容。”

经过 13 年前的盟约订立，最耀眼的
还有一条，设立教育基金，无论贫穷或富
贵，全村每户每年必须出资 20 元，上限
不封顶，用来奖励或资助全村学生。

截止 2020 年，该村累计积累教育基
金 23 万元，累计奖励本科以上大学生 94
人（研究生 4 人），奖励或资助其他学生
146人，其中也有村集体经济奖励或资助
的学生。

全村现有国家公职人员110余人，其
中80余人获得教育基金奖励和资助。

2020 年新修订《村规民约》共计十
条，更详细也更具体，规定了群众的生产
生活方式。导语中写到，“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大发展，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盘
街新未来。”

为了实现留守群众务工就业，盘街
村打造200亩蔬菜基地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过入股企业、开办农家乐、培育致富带
头人等形式，带动全村群众600余人就近
就业。

优秀人才传帮带反哺家乡，通过企
业家在外地兴办工厂，带动就业创业150
余人。

在贵阳兴办房地产老板的黄政超，
盘街村旧家坪组人，带动全村 80 余人就
业，务工人员最低月工资达到了 8000 元
以上；在广东佛山兴办铝合金厂的姚茂
斌，盘街村新塘坪组人，带动全村群众50
余人务工就业，务工人员月工资最低
5000元以上。

为了全村孩子读得起书读好书，姚
茂斌还向村教育基金捐助4.5万元。

文化惠民工程也是盘街村亮点之
一，建成了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
屋等文化阵地。方便群众开展各类活
动，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树立讲文明讲卫
生等好风尚。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抓住
乡风文明建设，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
键。盘街村通过《村规民约》一张蓝图绘
到底，从过去走到今天，说到底就是教育
的力量。

文 明 乡 风 徐 徐 吹
—— 全国文明村岑巩县盘街村观察

○ 通讯员 杨元彬 姚琴

说起我们西江，以前老人家摆古的
时候，都是说我们西江是连鬼都不愿
意呆的地方，以前太穷了，但是我们西
江，也曾经辉煌过；听老人们讲，在古
时候，我们西江的老祖公都不是住在
现在这里，都是住在雷公坪上面，是寅
虎飞、莫虎飞两个老祖公发现这里，才
带领我们到这里来居住的。两个老祖
公是两兄弟，有一次农闲时期，寅虎飞
和 莫 虎 飞 两 个 老 祖 公 带 着 狗 外 出 打
猎，他们走出雷公坪，顺着平时打猎的
山路走，刚走出不远，一大只野猪从林
子里面跑出来，两个老祖公就带起狗
一直追，顺道山路就跑下来了。也不
知过了多久，两人带着猎狗追着追着，
来到一片平时没来过的大山林里面，
狗去追野猪去了，两个老祖公没追上
狗，就靠在一棵大树下抽烟等，等到狗
回来找到两个老祖公以后，两个老祖
公看到狗毛上沾满了浮萍，我们苗家
都认为，长浮萍的地方都能种水稻，都
是有好田，适合居住的好地方。看到
狗身上的这些浮萍，两个老祖公带着
狗顺这山沟往下走，不多时便找到了
一个长满了浮萍的大水塘，两个老祖
公激动又高兴，这真是适合种水稻的
好田，适合居住的好地方啊。莫老祖
公 当 时 就 插 了 棵 枫 香 树 的 树 枝 在 旁
边，说明年来看，如果活了，就搬到这
里来。等到第二年再来这里看，枫香
树真的成活了，于是在他们的带领下，
我们才搬到这里来，来到这里后，先民
们在这口塘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

老人们唱起古歌，感谢山神让我们的
祖公发现这好水好田好地方，请求山
神将这好地方给我们居住。期初的时
候，水塘周边都还是大箐林，相传在塘
的西北旁边还有个老虎窝，所以这个
池塘又被称为虎窝塘，苗语叫做“翁利
学”。祖公们在西江住下以后，有一深
夜里，大家听到在塘底深处远远传来
水牛叫的声音，先民们说，这口塘里有
一条“勇狃”（苗语）即“水牛龙”，这口
塘是龙潭虎穴之宝地，先民们对这口
塘非常重视，保护有加，不准倒垃圾、

倒脏水，洗尿片洗尿桶，不许大小便在
塘里，违者必究，罚款祭塘。先民们还
放 鱼 在 塘 里 ，不 许 捕 捉 ，保 护 得 好 好
的，让“水牛龙”安居。也才能保护寨
子，荫庇子孙，灭灾除祸，人丁兴旺。
这口塘便是西江开寨以来的见证物，
我们都认为这里是两个老祖公发现西
江的源头，正是今天在嘎歌古巷里的
源西江水塘，古歌堂也设在了塘边上
现在，水塘上面还有西江苗家先祖来
到这里时候的雕像呢。

先民们来到这里后，发现河流的上

游 已 经 有 人 居 住 ，这 一 支 苗 族 是“ 良
氏”苗族“享人”。他们先到西江河畔
来开发农业种植了。为了繁衍生存，
寅虎飞、莫虎飞与“良氏”苗族商讨，得

“享人”的同意后，寅虎飞、莫虎飞一家
人和许多从雷公坪下来的“西氏”苗族
与苗族“享人”共同开发西江河畔，搞
农业种植，从此这里进入原始的农业
阶段。到了以后，就开始分配土地，羊
排 这 个 山 头 是 由 莫 虎 飞 老 祖 公 家 来
住 ，他 家 是 老 大 家 ，东 引 就 由 寅 虎 飞
住，山脚的地方分给了随娘嫁过来的
雕虎飞住，后来“西氏”苗族人口不断
增多，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小寨。加
上后来陆陆续续到来的，西江一天天
壮大了起来。随着寨子越来越大，人
口也越来越多，“西氏”苗族的先民略
施 巧 计 ，用 毛 草 编 成 很 大 的 草 鞋 ，在
河边印了很多大脚印，被“享氏”族人
发现后，他们认为这是野人怪兽的脚
印，觉得住这里不安全，还问“西氏”
族人要不要和他们一起搬走，“西氏”
族人说不怕，难得找到这样的居住地，
不愿意搬走。就这样，“享氏”支系就
搬 离 了 西 江 ，他 们 先 搬 迁 到 西 江“ 北
近”、“松相坳”翻去右侧边的“长梭”
定居。后来不知何因，再次搬迁到“千
九”（今施秉县）定居至今，他们原来在
居 住 的 寨 子 被“ 西 氏 ”苗 族 开 发 成 梯
田。如今西江的人们把这片梯田叫做

“羊享”。经过千年的发展，一代代先
民不懈努力奋斗，才成就了今天的千
户苗寨——西江。

千 年 始 得 千 户 寨
○ 通讯员 卢凤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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